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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攻鼓子是武威独特地理位置

和悠久历史文化孕育出的民间军乐技

艺。其震撼的鼓声、刚猛的动作和军

队般的阵形，把古代战场的气势和西

北人的豪情，原汁原味地体现出来，是

黄土高原上活着的“古代军阵乐舞”，

是凉州人血脉里的剽悍、雄浑、勇毅生

命力的真实写照。

据专家考证，凉州攻鼓子是汉唐

军旅出征乐舞的遗存，与《秦王破阵

乐》颇有渊源。《秦王破阵乐》是唐朝宫

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强烈的军

事风格和战斗气息。而攻鼓舞以鼓为

道具，以“攻”为主要表演手段，两人一

对，五对一组，表演时阵法多变，舞步

和谐，干净利落，处处体现军旅出征乐

舞的文化气象。攻鼓子通过战阵队列

展现军威，其武舞风格被凉州民间吸

收转化。唐代凉州大曲中的“健舞”

（如《胡腾舞》）以雄健刚劲为特色，攻

鼓子延续了这一传统，其“马步对攻”

“鹞子翻身”等动作极具武术要领，被

归为“西凉健舞”的活态传承。2008

年，凉州攻鼓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攻鼓子舞者黑衣白扣的“武士装

束”，融合了吐蕃“胡服”元素与西夏党

项族的图腾崇拜。攻鼓子面部化妆的

“粗眉上翘”“红黑火牙”等纹样，与吐蕃

傩舞面具的威慑功能一脉相承。攻鼓

子“拜坛”“祭阵”等环节，保留了党项羌

族出征前击鼓誓师的仪式结构。激越

的鼓点声里内蕴着匈奴“祭天”的祈祷

和羌族的出征誓言，更有汉唐军旅的铁

马金戈，也有农耕民族的祈福祷告。

攻鼓子的鼓点有单点重击、双点

轻击、连击滚奏三种类型。鼓点节奏

经过不同组合，构成五种音乐曲式，分

别为单点子、三点子、七点子、凤凰三

点头和收点子。

鼓手表演时的服饰打扮具有鲜明

的西部边塞文化特色，呈现出多元文

化融合的历史禀赋。

攻鼓子舞蹈不仅是肢体动作的规

范，更是军事化仪轨与自然力量的凝

练表达。基础步法称为“攻鼓子步”，

包 括 正 步 击 鼓 、退 步 击 鼓 和 踏 步 击

鼓。鼓手表演时两手密切配合，右手

强击发“咚”声，左手弱击发“哒”声，在

“咚咚哒咚”的鼓点声里，双脚划出“八

卦”舞步，鼓点和步法协调表演，姿态

优美潇洒。个体表演分为攻着上、躺

着打、弓步击鼓等四种步法，看似繁

琐，拆开分解则有一定规律。在大型

场所演出时，鼓手之间须进行合作表

演。合作表演又称“对打”，两个鼓手

的步法在相互配合的前提下，还要变

换出“跋着套”“对鼓子”“打着踩”和

“换着套”等五种复杂的步法。

凉州攻鼓子的表演程式又称“套

路”，是艺术体系的核心框架。在二十

人以内的小型表演中，鼓手只进行简单

的“套路”程式。鼓手队伍庞大时，方能

摆出正规阵法。比如“猛虎出山阵”“四

门兜底阵”等，需要四十位鼓手表演才

能摆出来。而“三箭突围阵”“八卦连环

阵”，则需要八十位鼓手才能表演出

来。所以，攻鼓子表演时，从一人到八

十人，队伍规模不一样，表演的程式也

不一样。在八十人战阵实操演练中，战

阵之美与鼓韵之魂交相辉映。表演时

但见凉州沙碛之下，藏有猛虎出山之

威，三箭裂云之势。八十壮士列阵，筋

肉为弦，汗血为镞，气势颇为壮观。

□ 杨门元

凉州攻鼓子：战阵之美与鼓韵之魂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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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念》剧照 刘 伟

MV《敦煌颂》画面

作为甘肃省首部小剧场戏曲作

品，《长相念》从创排之初就致力于探

索秦腔艺术在小剧场形态中的新可

能。这不仅仅是一次形式上的创新

实验，更是在叙事结构、表演语汇和

观演关系等多个维度展开的深度探

索。该剧在成功完成甘肃高校巡演

大量“圈粉”年轻观众之后，又进京参

加了第十二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

节，这也意味着这部从甘肃土地上成

长起来的作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

起了关注。

叙事升维：传统故事的当代重构

《长相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取

材 于 我 国 民 间 传 说 ，但 并 未 停 留 在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统悲情叙事，而

是将主人公孟姜女重塑为一个充满

主体意识的“觉醒者”。她踏上寻夫

之路，既是源于个人情感的执着，也

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主动探寻。剧

中三位筑城亡魂——分别由话剧生、

秦腔净、京剧丑饰演。他们以“为你

好”的逻辑，将孟姜女引入三重梦境，

试图用各种方式打消她的坚持。

剧中层层递进的梦境设计，构成

了该剧叙事结构的精髓。孟姜女从

最初那个只会“凄凄惨惨”的寻夫女

子，逐渐成长为能够直言“你们所愿

非我所愿”的独立个体。她的选择不

再局限于传统叙事中的“守节”或“殉

情”，而是指向更具现代意义的自我

意识。

美学实验：融合中的戏曲新语汇

《长相念》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

行了大胆的跨界尝试，打破了剧种之

间的固有边界。秦腔的雄浑苍劲、话

剧的生活化表演、说唱的直白锐利、

电子音乐的现代感，在剧中形成了跨

界的艺术共振。丑角时而以传统戏

曲的丑行程式表演，时而切换至现代

说唱，这种语境的突然转换制造出强

烈的间离效果，促使观众在古今对话

中思考问题的本质。

该剧的唱腔设计在坚守秦腔本

体韵律与板式的基础上，为精准贴近

孟姜女复杂的人物内心，大胆融入了

自由随性的吟唱，使情感表达更为细

腻真切。在音乐创作上，进行了开创

性的融合，极具节奏张力的电子音乐

中，回荡着琵琶与古筝的悠远音色，

它们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化为电子音

律的一部分，从而与秦腔唱腔达成了

深度的和谐。秦腔的唱腔韵律与电

音的澎湃律动相互激发，说唱的现代

语感与戏曲的念白节奏彼此呼应，共

同编织出一个既古老又先锋的听觉

场域，打破了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的

听觉壁垒。

舞台视觉语言同样体现了创新

与传承的结合。三块白色幕布不仅

是 简 单 的 布 景 元 素 ，光 影 在 幕 布 间

切 换 时 空 、营 造 梦 境 。 在 幕 布 的 开

合之间，舞台时空自由流转，实现了

从 现 实 到 梦 境 、从 历 史 到 当 下 的 无

缝 切 换 。 水 袖 的 运 用 尤 为 精 彩 ，它

时而是孟姜女与范杞梁爱情记忆的

柔 情 纽 带 ，时 而 化 作 她 悲 愤 情 感 宣

泄的刚烈武器。当孟姜女挥动水袖

击 打 城 墙 时 ，长 袖 舞 动 的 光 影 投 射

于 剧 场 四 壁 ，写 意 地 勾 勒 出 人 物 内

心的波澜壮阔。

这种美学上的创新是对戏曲艺

术本质精神的回归与发扬。正如一

位专业观众所指出的：“《长相念》最

可贵的是，它所有的创新都没有离开

戏曲的本体。那些现代元素的使用，

反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戏曲

程式本身的表现力。”

空间重塑：多元场域构建观演关系

《长相念》的探索并未止步于舞

台之上，它主动走出标准剧场空间，

进入排练厅、旧厂房、校园活动中心

等 非 传 统 演 出 场 所 ，这 种 空 间 转 换

不 仅 改 变 了 演 出 的 物 理 环 境 ，更 重

要的是重构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心

理距离。

在兰州大学的演出中，当“孟姜

女”走向台边，直接向一名年轻观众

提问：“你说，女子本分是什么？”时，

整个演出空间的气氛瞬间改变。那

位被问到的学生后来回忆道：“我完

全 没 准 备 好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但 在 那

一 刻 ，我 突 然 意 识 到 我 不 再 是 旁 观

者 ，而 是 必 须 思 考 这 个 问 题 的 参 与

者 。”这 种 互 动 体 验 ，正 是 小 剧 场 戏

曲希望建立的新型观演关系——不

是 单 向 的 展 示 与 接 受 ，而 是 共 同 的

思考与感受。

乐队位置的改变也体现了这种

观演关系的重塑。在传统戏曲演出

中，乐队通常隐藏在乐池或侧幕，而

在《长相念》的多场演出中，乐队被置

于表演区的一侧，甚至与表演区交

错布置。当表演的最后一刻水袖翻

飞鼓声擂动，观众看到节奏是如何

与表演相互激发。这种透明化的处

理，打破了表演的“神秘感”，让观众

得以窥见艺术创作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空间的重

塑使得每一次演出都成为独特的艺

术事件。一位“三刷”不同场地演出

的观众评价道：“每一次看《长相念》

都有不同的感受，它不仅是一部戏，

更像是一个与表演环境共同生长的

有机体。”

青年接驳：艺术与观众的双向选择

《长相念》在

甘肃高校的巡演

过 程 中 ，收 获 了

大量年轻观众的

认可与喜爱。调

查 数 据 显 示 ，约

70%的观众年龄

在 25 岁以下，其

中超过 46%的观

众是首次观看戏曲演出。这一数据打

破了“年轻人不爱看传统艺术”的刻板

印象，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年轻观众排

斥的并非传统本身，而是陈旧的内容与

僵化的表达。

在艺术表达层面，该剧也成功找

到了与年轻观众的契合点。调查问卷

显示，超过 87.5%的年轻观众对唱腔

创新表示肯定，近 80%的观众认同传

统与现代的融合叙事。观众“好风凭

借力”在社交媒体上评价道：“它真的

很‘年轻’，很‘大众’，融合说唱、京剧、

秦腔、话剧等元素，紧紧抓着观众眼

球。”而观众“鲸落”的观感则更为直

接：“《长相念》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

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的连接通道，原

来老祖宗的东西这么酷！”这些反馈印

证了一个重要事实：传统文化的当代

传承，需要的是平等姿态的“对话”。

《长相念》通过工作坊、演后谈等深度

交流形式，让年轻观众从被动的“观看

者”转变为主动的“理解者”与“传播

者”，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承与青

年文化培育。

路径探索：戏曲传承的实验与突破

从甘肃的首创孵化，到成都、北

京的接连亮相演出，《长相念》的旅程

本身即是其创新价值被不断验证的

过程。作为 2024 首届黄河小剧场戏

剧节的开幕剧目，2024 第十一届繁星

当代小剧场戏曲节特邀剧目（成都），

再到荣获第七届北京棱镜 MINI 戏剧

节“青年力量”称号，第十二届当代小

剧 场 戏 曲 节 邀 请 展 演 季“ 优 秀 剧 目

奖”，甘肃省第十一届敦煌文艺奖，这

些认可标志着该剧已从地方性实验

成长为备受关注的全国性作品。

该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证明了

古老秦腔与年轻审美之间可以建立

对话。然而，实验途中也难免留下探

索的刻痕——部分跨界段落的衔接

仍显生硬，说唱的插入虽意图鲜明却

未能完全融入戏曲的美学肌理；多重

梦境的叙事结构展现了野心，但在现

实与幻境交织的节奏上，仍有凝练与

深化的空间。

这些具体的不足，引向一个更根

本的反思：在力求“破圈”的过程中，

创作应如何把持自身的定力？《长相

念》的实践提示我们，关键在于不将

“年轻化”等同于“浅薄化”。它借用

孟姜女之口提出的诸多诘问，其内核

是严肃甚至尖锐的。它尝试用说唱

解构社会偏见，用电子乐烘托悲怆境

遇，其目的并非讨好，而是为了更有

效地传递这种严肃性。真正的平衡，

不在于舍弃深刻的“意义”，而在于寻

找更有力的“传达”。

这条路还很长。《长相念》的价值，

不在于它给出了答案，而在于它以真

诚且勇敢的创作姿态，为后续探索标

注了一个清晰的起点：戏曲的当代传

承，是一场内容深度与形式创新必须

同行的“长征”。它提醒我们，创新不

是让传统变得“好玩”，而是让它重新

变得重要，让古老的戏文，能在今日观

众的心中，激荡起深刻的回响。

□
张
艺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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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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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大美敦煌。第八届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

幕前夕，由著名作家叶舟作词，知名

青年音乐人段兴华作曲，奔流新闻

制作并联合甘肃国际传播中心出品

发布的一首 MV《敦煌颂》，在各大

网络平台广为传播，瞬间掀起了一

股汹涌澎湃的“敦煌颂”热潮。

第八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

化博览会开幕式当天晚上，叶舟从

敦煌发来一张深夜拍摄的照片，在

一束强光的照射下，由贾平凹书写，

雕刻在一块质地厚重、纹理清晰的

石头上的 10 个金色大字：“敦煌叶

舟文学创作基地”，金光闪闪，熠熠

生辉，给人一种庄重的伟岸和肃穆

的力量。第二天早晨 6 点刚过，叶

舟又发来当天《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头条发表他的文章《〈敦煌颂〉只有

八句》。我立马回复：“天时地利人

和。”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敦煌

颂》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八句：“一沙

一叶一佛像，一山一泉一故乡。一

窟一墙一坛场，一笔一画一颂唱。

一 卷 一 纸 一 苍 茫 ，一 秋 一 春 一 照

亮。一天一地一念想，一世一生一

敦煌。”这首看似信手拈来的八句歌

词，不是叶舟刻意撰写的应景之作，

也不是心血来潮的急就之章，而是

被敦煌文化喂养了 30 多年后，自然

盛放的一朵最静美的莲花。

敦煌之于叶舟，就是一生魂牵

梦萦的思念，就是一世不弃不离的

陪侍，就是一命所系所悬的天空，就

是一辈子躬身叩拜的大地。20 世

纪 90 年代，大学毕业不久的叶舟，

利用业余时间，身背行囊，孤身一人

行走在祁连山下的河西四郡和两关

之间，一次次触摸戈壁、沙漠、胡杨、

绿洲的心灵褶皱，一遍遍倾听风沙、

飞雪、驼铃、马嘶的酣畅交响，终于

在辽阔而神圣的敦煌，找到了他安

妥灵魂的归宿。于是，他扑下身子，

像淘金者一样没日没夜地，捞取着

散落在泥沙中的闪光颗粒。然后用

整整 10 年的时间，锻造出一部名叫

《大敦煌》的诗文集。如今，这本诗

文集仍在畅销，“大敦煌”这三个字

也成了常见词汇。此后，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叶舟陆续写出了《敦

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本纪》

《敦煌消息》等篇什，这些作品，大

气、健朗、清洁、明亮，拓宽了敦煌题

材的新气象，被文艺界称之为“叶舟

的敦煌现象”。

所以《敦煌颂》不是叶舟的偶然

所得，引发热度也不是巧合之遇，而

是叶舟在用文字持续开窟造像时，

用心用情描绘的最精美的一笔。虽

然仅有八句，却以极简的文字，构建

了一个宏大而深邃的文学和精神空

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语言的艺术性，

更在于对敦煌文化内核的凝练表达

与哲学思考。

全 首 歌 词 连 续 使 用 24 个

“一”，形成独特的计数诗风格。这

种重复并非单调，而是通过“一”的

叠加营造出庄严的仪式感和时空

的延展性。每一处“一”既是具体

事物的单元，也是无限时空的微小

切片，暗示敦煌文化由无数个体细

节汇聚而成，宏大而精微。歌词选

取的意象具有典型的文化符号特

征 ，“ 沙 ”“ 叶 ”“ 山 ”“ 泉 ”等 自 然 元

素，指向敦煌的地理环境与生命本

源 ；“ 佛 像 ”“ 窟 ”“ 墙 ”“ 坛 场 ”“ 笔 ”

“ 画 ”等 人 文 符 号 ，对 应 敦 煌 的 宗

教 、艺 术 与 历 史 积 淀 ；“ 苍 茫 ”“ 照

亮”“念想”等抽象概念，则升华至

精神层面。意象由实入虚，层层递

进，形成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

永恒的立体画面。每句采用“一 X

一 X 一 X”的固定结构，工整对仗，

朗朗上口，兼具民歌的复沓美与古

典诗词的格律感。这种形式上的

统 一 性 与 敦 煌 文 化 中“ 秩 序 与 和

谐”的美学理念相契合，同时通过

尾韵“像”“乡”“场”“唱”“茫”“亮”

“想”“煌”形成音韵闭环，象征文化

的完整与传承。歌词将敦煌提升

为跨越时空的文化坐标，呼唤人们

对文化根脉的崇敬和守护。

《敦 煌 颂》的 文 学 力 量 正 源 于

其“极小形式”与“极大内涵”的矛

盾统一：八句歌词犹如一枚文化胶

囊，浓缩了敦煌的物理空间、历史

层积与精神维度。它不仅是敦煌

的颂歌，更是对所有人类文明的隐

喻——文明由无数“一”构成，每一

个“一”都值得敬畏，而正是这些微

小单元的集合，照亮了人类存在的

苍茫与壮丽。

□ 杨建仁

《敦煌颂》—

弘大而深邃的精神空间


